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话说宝玉见了贾政，回至房中，更觉头昏脑闷，懒待动弹，连饭也没吃，便

昏沉睡去。仍旧延医诊治，服药不效，索性连人也认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

坐起来，还是象个好人。一连闹了几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若不过去，薛

姨妈脸上过不去，若说去呢，宝玉这般光景。贾母明知是为黛玉而起，欲要

告诉明白，又恐气急生变。宝钗是新媳妇，又难劝慰，必得姨妈过来才好。

若不回九，姨妈嗔怪。便与王夫人凤姐商议道：“我看宝玉竟是魂不守舍，

起动是不怕的。用两乘小轿叫人扶著从园里过去，应了回九的吉期，以后请

姨妈过来安慰宝钗，咱们一心一意的调治宝玉，可不两全？”王夫人答应

了，即刻预备。幸亏宝钗是新媳妇，宝玉是个疯傻的，由人掇弄过去了。宝

钗也明知其事，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独有薛姨妈

看见宝玉这般光景，心里懊悔，只得草草完事。 

  到家，宝玉越加沉重，次日连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汤水不

进。薛姨妈等忙了手脚，各处遍请名医，皆不识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

个穷医，姓毕，别号知庵的，诊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调，饮食失时，

忧忿滞中，正气壅闭：此内伤外感之症。于是度量用药，至晚服了，二更后

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喝。贾母王夫人等才放了心，请了薛姨妈带了宝钗都

到贾母那里暂且歇息。 

  宝玉片时清楚，自料难保，见诸人散后，房中只有袭人，因唤袭人至跟

前，拉着手哭道：“我问你，宝姐姐怎么来的？我记得老爷给我娶了林妹妹

过来，怎么被宝姐姐赶了去了？他为什么霸占住在这里？我要说呢，又恐怕

得罪了他。你们听见林妹妹哭得怎么样了？”袭人不敢明说，只得说道：

“林姑娘病著呢。”宝玉又道：“我瞧瞧他去。”说著，要起来。岂知连日

饮食不进，身子那能动转，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里的话，只求



你回明老太太：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两处两个病人都

要死的，死了越发难张罗。不如腾一处空房子，趁早将我同林妹妹两个抬在

那里，活着也好一处医治伏侍，死了也好一处停放。你依我这话，不枉了几

年的情分。”袭人听了这些话，便哭的哽嗓气噎。宝钗恰好同了莺儿过来，

也听见了，便说道：“你放著病不保养，何苦说这些不吉利的话。老太太才

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来。老太太一生疼你一个，如今八十多岁的人了，虽

不图你的封诰，将来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乐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

心。太太更是不必说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抚养了你这一个儿子，若是半途

死了，太太将来怎么样呢。我虽是命薄，也不至于此。据此三件看来，你便

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得死的。只管安稳著，养个四五天

后，风邪散了，太和正气一足，自然这些邪病都没有了。”宝玉听了，竟是

无言可答，半晌方才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时不和我说话了，这会子说这

些大道理的话给谁听？”宝钗听了这话，便又说道：“实告诉你说罢，那两

日你不知人事的时候，林妹妹已经亡故了。”宝玉忽然坐起来，大声诧异

道：“果真死了吗？”宝钗道：“果真死了。岂有红口白舌咒人死的呢。老

太太，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你听见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诉

你。”宝玉听了，不禁放声大哭，倒在床上。 

  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见眼前好象有人走来，

宝玉茫然问道：“借问此是何处？”那人道：“此阴司泉路。你寿未终，何

故至此？”宝玉道：“适闻有一故人已死，遂寻访至此，不觉迷途。”那人

道：“故人是谁？”宝玉道：“姑苏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

同人，死不同鬼，无魂无魄，何处寻访！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为气，

生前聚之，死则散焉。常人尚无可寻访，何况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罢。”宝

玉听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这个阴司呢？”那人冷笑

道：“那阴司说有便有，说无就无。皆为世俗溺于生死之说，设言以警世，

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禄未终自行夭折，或嗜淫欲尚气逞



凶无故自陨者，特设此地狱，囚其魂魄，受无边的苦，以偿生前之罪。汝寻

黛玉，是无故自陷也。且黛玉已归太虚幻境，汝若有心寻访，潜心修养，自

然有时相见。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阴司，除父母外，欲图一见

黛玉，终不能矣。”那人说毕，袖中取出一石，向宝玉心口掷来。宝玉听了

这话，又被这石子打着心窝，吓的即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踌躇，忽

听那边有人唤他。回首看时，不是别人，正是贾母，王夫人，宝钗，袭人等

围绕哭泣叫着。自己仍旧躺在床上。见案上红灯，窗前皓月，依然锦锈丛

中，繁华世界。定神一想，原来竟是一场大梦。浑身冷汗，觉得心内清爽。

仔细一想，真正无可奈何，不过长叹数声而已。宝钗早知黛玉已死，因贾母

等不许众人告诉宝玉知道，恐添病难治。自己却深知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

起，失玉次之，故趁势说明，使其一痛决绝，神魂归一，庶可疗治。贾母王

夫人等不知宝钗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后来见宝玉醒了过来，方才放心。立

即到外书房请了毕大夫进来诊视。那大夫进来诊了脉，便道：“奇怪，这回

脉气沉静，神安郁散，明日进调理的药，就可以望好了。”说著出去。众人

各自安心散去。 

  袭人起初深怨宝钗不该告诉，惟是口中不好说出。莺儿背地也说宝钗

道：“姑娘忒性急了。”宝钗道：“你知道什么！好歹横竖有我呢。”那宝

钗任人诽谤，并不介意，只窥察宝玉心病，暗下针砭。一日，宝玉渐觉神志

安定，虽一时想起黛玉，尚有糊涂。更有袭人缓缓的将“老爷选定的宝姑娘

为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着

急，所以叫雪雁过来哄你”的话时常劝解。宝玉终是心酸落泪。欲待寻死，

又想着梦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气，又不能撩开。又想黛玉已死，宝

钗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缘有定，自己也解了好些。宝钗看来不妨大

事，于是自己心也安了，只在贾母王夫人等前尽行过家庭之礼后，便设法以

释宝玉之忧。宝玉虽不能时常坐起，亦常见宝钗坐在床前，禁不住生来旧

病。宝钗每以正言劝解，以”养身要紧，你我既为夫妇，岂在一时”之语安



慰他。那宝玉心里虽不顺遂，无奈日里贾母王夫人及薛姨妈等轮流相伴，夜

间宝钗独去安寝，贾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静养。又见宝钗举动温柔，也

就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此是后话。 

  却说宝玉成家的那一日，黛玉白日已昏晕过去，却心头口中一丝微气不

断，把个李纨和紫鹃哭的死去活来。到了晚间，黛玉去又缓过来了，微微睁

开眼，似有要水要汤的光景。此时雪雁已去，只有紫鹃和李纨在旁。紫鹃便

端了一盏桂圆汤和的梨汁，用小银匙灌了两三匙。黛玉闭着眼静养了一会

子，觉得心里似明似暗的。此时李纨见黛玉略缓，明知是回光反照的光景，

却料著还有一半天耐头，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 

  这里黛玉睁开眼一看，只有紫鹃和奶妈并几个小丫头在那里，便一手攥

了紫鹃的手，使著劲说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几年，我原指望

咱们两个总在一处。不想我。……”说著，又喘了一会子，闭了眼歇著。紫

鹃见他攥著不肯松手，自己也不敢挪动，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当还

可以回转，听了这话，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说道：“妹妹，我这里并

没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说到这里又闭了眼

不言语了。那手却渐渐紧了，喘成一处，只是出气大入气小，已经促疾的很

了。 

  紫鹃忙了，连忙叫人请李纨，可巧探春来了。紫鹃见了，忙悄悄的说

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罢。”说著，泪如雨下。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

的手已经凉了，连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

李纨赶忙进来了。三个人才见了，不及说话。刚擦著，猛听黛玉直声叫道：

“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紫鹃等

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渐渐的冷了。探春李纨叫人乱著拢头穿衣，只

见黛玉两眼一翻，呜呼，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 



  当时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这个时辰。紫鹃等都大哭起来。李纨

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怜，也便伤心痛哭。因潇湘馆离新房子甚

远，所以那边并没听见。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

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探春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

墙，好不凄凉冷淡！一时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将黛玉停放毕，派人看守，

等明早去回凤姐。 

  凤姐因见贾母王夫人等忙乱，贾政起身，又为宝玉惛愦更甚，正在着急

异常之时，若是又将黛玉的凶信一回，恐贾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来，

只得亲自到园。到了潇湘馆内，也不免哭了一场。见了李纨探春，知道诸事

齐备，便说：“很好。只是刚才你们为什么不言语，叫我着急？”探春道：

“刚才送老爷，怎么说呢。”凤姐道：“还倒是你们两个可怜他些。这么

著，我还得那边去招呼那个冤家呢。但是这件事好累坠，若是今日不回，使

不得，若回了，恐怕老太太搁不住。”李纨道：“你去见机行事，得回再回

方好。”凤姐点头，忙忙的去了。 

  凤姐到了宝玉那里，听见大夫说不妨事，贾母王夫人略觉放心，凤姐便

背了宝玉，缓缓的将黛玉的事回明了。贾母王夫人听得都唬了一大跳。贾母

眼泪交流说道：“是我弄坏了他了。但只是这个丫头也忒傻气！”说著，便

要到园里去哭他一场，又惦记着宝玉，两头难顾。王夫人等含悲共劝贾母不

必过去，“老太太身子要紧。”贾母无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说：“你

替我告诉他的阴灵：‘并不是我忍心不来送你，只为有个亲疏。你是我的外

孙女儿，是亲的了，若与宝玉比起来，可是宝玉比你更亲些。倘宝玉有些不

好，我怎么见他父亲呢。’”说著，又哭起来。王夫人劝道：“林姑娘是老

太太最疼的，但只寿夭有定。如今已经死了，无可尽心，只是葬礼上要上等

的发送。一则可以少尽咱们的心，二则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儿的阴灵儿，也

可以少安了。”贾母听到这里，越发痛哭起来。凤姐恐怕老人家伤感太过，

明仗着宝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来撒个谎儿哄老太太道：“宝玉那



里找老太太呢。”贾母听见，才止住泪问道：“不是又有什么缘故？”凤姐

陪笑道：“没什么缘故，他大约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贾母连忙扶了珍珠

儿，凤姐也跟着过来。 

  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过来，一一回明了贾母。贾母自然又是哀痛的，

只因要到宝玉那边，只得忍泪含悲的说道：“既这么著，我也不过去了。由

你们办罢，我看着心里也难受，只别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凤姐一一答

应了。贾母才过宝玉这边来，见了宝玉，因问：“你做什么找我？”宝玉笑

道：“我昨日晚上看见林妹妹来了，他说要回南去。我想没人留的住，还得

老太太给我留一留他。”贾母听着，说：“使得，只管放心罢。”袭人因扶

宝玉躺下。 

  贾母出来到宝钗这边来。那时宝钗尚未回九，所以每每见了人倒有些含

羞之意。这一天见贾母满面泪痕，递了茶，贾母叫他坐下。宝钗侧身陪着坐

了，才问道：“听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贾母听了这话，那眼

泪止不住流下来，因说道：“我的儿，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宝玉。都是因

你林妹妹，才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媳妇了，我才告诉你。这如今你

林妹妹没了两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个时辰死的。如今宝玉这一番病还是为

著这个，你们先都在园子里，自然也都是明白的。”宝钗把脸飞红了，想到

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泪来。贾母又说了一回话去了。自此宝钗千回万转，

想了一个主意，只不肯造次，所以过了回九才想出这个法子来。如今果然好

些，然后大家说话才不至似前留神。独是宝玉虽然病势一天好似一天，他的

痴心总不能解，必要亲去哭他一场。贾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许他胡思乱

想，怎奈他郁闷难堪，病多反复。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开散了，再

用药调理，倒可好得快些。宝玉听说，立刻要往潇湘馆来。贾母等只得叫人

抬了竹椅子过来，扶宝玉坐上。贾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潇湘馆内，一见

黛玉灵柩，贾母已哭得泪干气绝。凤姐等再三劝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场。李

纨便请贾母王夫人在里间歇著，犹自落泪。 



  宝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来到这里，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

起从前何等亲密，今日死别，怎不更加伤感。众人原恐宝玉病后过哀，都来

解劝，宝玉已经哭得死去活来，大家搀扶歇息。其馀随来的，如宝钗，俱极

痛哭。独是宝玉必要叫紫鹃来见，问明姑娘临死有何话说。紫鹃本来深恨宝

玉，见如此，心里已回过来些，又见贾母王夫人都在这里，不敢洒落宝玉，

便将林姑娘怎么复病，怎么烧毁帕子，焚化诗稿，并将临死说的话，一一的

都告诉了。宝玉又哭得气噎喉干。探春趁便又将黛玉临终嘱咐带柩回南的话

也说了一遍。贾母王夫人又哭起来。多亏凤姐能言劝慰，略略止些，便请贾

母等回去。宝玉那里肯舍，无奈贾母逼着，只得勉强回房。 

  贾母有了年纪的人，打从宝玉病起，日夜不宁，今又大痛一阵，已觉头

晕身热。虽是不放心惦著宝玉，却也挣扎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王夫人

更加心痛难禁，也便回去，派了彩云帮着袭人照应，并说：“宝玉若再悲

戚，速来告诉我们。”宝钗是知宝玉一时必不能舍，也不相劝，只用讽刺的

话说他。宝玉倒恐宝钗多心，也便饮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稳。明日一

早，众人都来瞧他，但觉气虚身弱，心病倒觉去了几分。于是加意调养，渐

渐的好起来。贾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妈过来探望，

看见宝玉精神略好，也就放心，暂且住下。 

  一日，贾母特请薛姨妈过去商量说：“宝玉的命都亏姨太太救的，如今

想来不妨了，独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宝玉调养百日，身体复旧，又过了姑

娘的功服，正好圆房。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择个上好的吉日。”薛姨妈便

道：“老太太主意很好，何必问我。宝丫头虽生的粗笨，心里却还是极明白

的。他的性情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但愿他们两口儿言和意顺，从此老太太

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太便定个日子。还通知

亲戚不用呢？”贾母道：“宝玉和你们姑娘生来第一件大事，况且费了多少

周折，如今才得安逸，必要大家热闹几天。亲戚都要请的。一来酬愿，二则

咱们吃杯喜酒，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妈听说，自然也是喜欢



的，便将要办妆奁的话也说了一番。贾母道：“咱们亲上做亲，我想也不必

这些。若说动用的，他屋里已经满了。必定宝丫头他心爱的要你几件，姨太

太就拿了来。我看宝丫头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的我那外孙女儿的脾气，所

以他不得长寿。”说著，连薛姨妈也便落泪。恰好凤姐进来，笑道：“老太

太姑妈又想着什么了？”薛姨妈道：“我和老太太说起你林妹妹来，所以伤

心。”凤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妈且别伤心，我刚才听了个笑话儿来了，意

思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贾母拭了拭眼泪，微笑道：“你又不知要编派谁

呢，你说来我和姨太太听听。说不笑我们可不依。”只见那凤姐未从张口，

先用两只手比著，笑弯了腰了。未知他说出些什么来，下回分解。 

 


